
第9卷 第6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22年11月
Vol.9 No.6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Nov.,2022

DOI:10.13718/j.cnki.jsjy.2022.06.004

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发展要求与形塑路径
杨 霞,兰 英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北碚400715)

摘要:教师道德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对教师与社会、教师与他人(主要指向学生)、教师与自身应然关

系的反思、认同和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教师应当如何的观念、品格、规范和行为。从教师道德形

塑与发展演变历程来看,教师道德形塑在近现代社会超越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神权形塑”,注重他者形塑,具

有浓厚的科技形塑意味,主要表现为职业化、功利化、标准化取向。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教师道德形塑在发展

进步的同时逐渐被异化。智能时代对教师道德形塑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使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新

形态,主要表现为:从他者形塑转向自我形塑,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关注自我转向自我与他人并重,注重协同

发展。因此,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形塑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从他者形塑走向自我

形塑,注重构建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即以“教师—人工智能—教师”互动的道德教育平台作为教师道德发展

共同体的存在基础,以“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作为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生长条件,以“自爱”和“他爱”并重、

加强情感投入作为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交往途径,促进智能时代教师道德修养不断提升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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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人创造,为
人服务,代表着人类正面价值取向,具有判断

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由此,“道德,这种

既蕴涵着人们对善的行为的认识,也能促使人

们依照形成的律令行事的滋生物,就成了调节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教师

道德是“一定社会的人们对教师与社会、教师

与他人(主要指学生)、教师与自身应然关系的

反思、认同和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

于教师应当如何的观念、品格、规范和行为”[2]。

当前,人工智能因其“智能”“虚拟”“数字化”“信
息化”等特征,将人类卷入知识、信念、价值观

被颠覆和重组的浪潮之中,它使人走向自由、

拓宽视野,并拥抱创造。就教师道德而言,智
能时代的师德发展必然超越近现代社会科技

形塑,走向智能时代的自我形塑之路。智能时

代对教师道德形塑提出了更加多元、丰富与深

刻的价值诉求。本文以教师与自我、与学生、

与教师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教师与社会的关系

为基本维度,探索不同时代教师道德的不同内

容和要求,旨在为智能时代教师道德的形塑与

发展提供借鉴,防止因“新瓶装旧酒”而导致智

能时代的师德失范。

  一、他者形塑:近现代科技浪潮影响下

教师道德形塑内容与发展取向

  道德是反映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道德

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根源于时代的变迁与社

会的发展。发展意味着不断变化与更新。教

师道德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其发展是从

一个阶段进步到另一个阶段,不断变化、更新、

完善。培育良好的道德素养有助于教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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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价值。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教师道德

“具有‘遗传’与‘变革’的双重特性”,它“既要保

留传统社会文化根深蒂固的要求,又要适应处

于不断变革之中的现代社会的相应要求”[2]。

从历史发展与演化进程看,在古代“君权

神授”“神权即君权”的观念统治下,人逐渐被

君权形塑,教师道德不可避免地被这种观念同

化。古代教师在与自我的关系上以圣贤自居,

在与学生的关系上,受学生敬仰,在与教师集

体的关系上追求共同的信念,在社会关系中充

当道德传递者的角色。神权形塑下的教师道

德具有理想化、一元化、政治化的特征。文艺

复兴和启蒙运动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

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也促进了科技革命,推

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近现代三次科技革命翻

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近现代科技浪潮的

影响之下,人们追求真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近现代科技革命产生的进步作用和巨大的影

响在于:其一,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其二,

使人类开始了对科学技术的狂热探索;其三,

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对社会的思考。

这为教师道德从古代神权形塑中解放出来提

供了可能,使教师道德逐渐被科技形塑所取

代。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教师道德形塑在发展

进步的同时逐渐被异化。近现代科技浪潮影

响下教师道德“他者形塑”的内容与发展取向

如图1所示。

图1 近现代科技浪潮影响下教师道德“他者形塑”的内容与发展取向

  (一)科技发展的影响

1.人类实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人类从原始农业社会迈入工业文明社会,

从野蛮走向文明。科技革命开启了人类探索

世界的大门。不断涌现的科技新发现、形成的

科学概念、确立的系统科学技术理论以及科技

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根

本变革,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了质的飞

跃,对人类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使社会

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科技思维方式的

重大变革是科技革命的实质。科技革命中所

倡导的科技新思想、科技新思维方式和新的科

技精神形成巨大的文化力量,深刻地影响人们

的精神生活,推动社会文化进步。

2.“技术至上”观念的迅速渗透

技术的威力不仅能够探索和改造自然界,

还能毁灭自然界。人类对科技的狂热崇拜导

致唯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盛行,在很大程度上

抹杀了价值理性中那些关于思想意识、义务、

尊严、责任、资源等方面的信念。从技术视角

来看,“与动物相比,人类先天存在缺陷,技术

是人类为弥补缺陷而获得的性能”[3]。换言之,

人类要依靠技术而存在。这就很容易导致技

术至上的观念。人类为了进步而发展科技,但

在盲目的崇拜中没有预料到科技事业发展的

长远 后 果,给 人 类 道 德 发 展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挑战。

3.人成为技术的对象

随着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技术的对象不

再只是人类自身之外的物质世界,“人类自身

也已然被添加到技术的对象中去了,从而导致

作为技术的一个对象的人类的出现”[4]。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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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丧

失了人的社会属性。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而人

类道德却不断退化。人类越迷恋科技、控制自

然,越容易成为技术的奴隶。然而,这与人类

社会追求全面发展、自我实现、公正平等以及

人的彻底解放是背道而驰的。

(二)科技发展影响下教师道德“他者形

塑”的内容

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科技与人类相

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局面被打破。对科技的崇

拜使人们误解科技力量,一度盲目追求科技,

甚至迷信科学技术。教师道德在这种社会氛

围中被重新构建。

1.“以业为先”

“以业为先”是近现代科技发展对教师道

德形塑的要求。随着师范教育的不断发展、教

师聘任的制度化,我国教师身份发展为“专职

教师”。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学科的分化以及知

识难度的增加,因此教师应首先遵守教师职业

要求和相应的道德规范。这是近现代社会对

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的道德形塑要求。

2.知识权威

在近现代科技浪潮影响下,师生关系表现

为明显的权威型师生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

各种知识逐渐走向社会大众。学生对教师不

再盲目平等崇拜,学生和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沟通,“师主生仆”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教师

与学生的地位仍不可能完全平等。班级授课

制犹如工厂的流水线,学生的培养过程依然标

准化、规范化。而教师依然固守崇高的知识地

位,凭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顽强占据

知识高地。学生和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平

等,但主要还是学生顺从于教师。

3.“由道转识”

“由道转识”是教师共同体的一致追求。

这里的“识”指知识。科技时代的合格教师,其

知识结构应包含知识与能力两个方面。科技

时代教师集体的共同价值追求从古代封建社

会的传道、论道(甚至“为道牺牲”)转变为注重

对知识的追求与积累。

4.道德矛盾

道德矛盾是教师道德在近现代社会的真

实写照。古代老师作为道德的传递者,发挥道

德榜样的作用,传递“王道”,以笼络人心、巩固

统治。而到了科技时代,教师的社会地位依然

居高不下,其学术知识也被重视。在科学技术

迅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继续钻研、加强学习,试

图借助知识的力量为自身专业发展以及国家

繁荣昌盛出力。但科技发展的滚滚浪潮不可

避免地冲击着教师单纯、朴实的心灵,使教师

道德形塑被异化。教师在科技时代逐渐迷失

方向,成为物质利益的追逐者,完成了对自我

的“道德松绑”,并且渐行渐远。

(三)科技时代“他者形塑”教师道德发展

取向

1.职业化

科技时代,传统师道尊严日渐式微,教师

由“兼职教师”演变为“职业教师”,恪守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不同于古代老师担当“传道授业

解惑”的神圣使命,此时的教师仅仅是一种谋

生的职业。教师不再以“君子”“圣贤”自居,而

是回归现实,从传统神圣道德中“脱嵌”,抛开

所谓的“圣贤”形象,融入世俗道德之中,走向

大众文化,走向自由。

2.功利化

科技时代,功利主义盛行。首先,应试教

育以考试成绩为最根本的选拔标准,导致教师

为了业绩考核和分数竞争而忽视学生的健康

成长和全面发展,导致教学不断工具化、功利

化,同时也忽视了教师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

其次,高校的科学研究从学术创造性活动沦为

为了应付上级制定的科研量化指标而实施的

功利性活动。最后,为应对数字化教学的挑

战,同时也为了职称晋升,教师必须用数字化

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疲于追求学术成

果,逐渐弱化了教育活动的育人功能和文化

价值。

3.标准化

科技时代,科技探索与市场“效率”不可分

割。教师教学与评价异化为标准化,教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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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标准化的方式,在班级授课制的模式下培

养出一批标准化人才。学生的个性、独立与创

新被忽视。教师在被“标准”标榜的时代沦为

教学机器,加重教学负担,其个人的价值和尊

严被 严 重 忽 视,于 是 教 师 职 业 逐 渐 失 去 吸

引力。

  二、自我形塑: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形塑

内容与发展要求

  “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理论由新历

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提出,是他通过

研究文艺复兴而形成的一种自我形塑和自我

启蒙的文化诗学理论。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自
我形塑就是人对于自我问题的基本态度。自

我形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人具有自主

性,如果对现状不满,就会力图通过“自我塑

造”去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自我意志

力量,体现自我约束;其二,“自我形塑”不只是

“自我塑造”,还有其他力量的推动,即自我塑

造是在自我约束和社会文化的合力中形成的,

体现社会约束。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在
实践过程中应该表现出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

能动性以及自由的超越性,即教师自主、能动、

自由、有目的地实施教育活动的特性。因此,

教师道德的“自我形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

自我塑造,即发挥教师自主性。教师的思想观

念与行为举止能够由其自身来决定,不为任何

其他外在的力量所干预,能够体现自己的意

志,而不是成为体现别人意志的工具。教师是

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5]。其二,社会塑

造,即发挥教师自我和社会的合力(主要指教

师共同体的塑造)。教师道德“自我形塑”不是

只涉及“自我力量”,而是还需要其他力量,即
需要在自我约束和社会文化影响的双重合力

中不断发展进步。

当前,智能技术正以迅猛的速度重塑教育

样态,推动教育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

融合引发教育管理、教师角色、教学模式等一

系列的变革,开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全新阶

段。在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建设需要从他者形

塑转向自我形塑,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关注自

我转向自我与他人并重,注重协同发展,体现

不同于以往社会的道德形塑内容与发展要求

(如图2所示)。

图2 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的内容与发展要求

  (一)人工智能对教师教学的影响

1.人工智能可部分替代教师角色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发展不可避

免地出现人工智能威胁论,人工智能能否取代

教师成为近年来的热议话题。人工智能以其

强大的逻辑思维和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将教师

从单调、机械、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能够替

代教师的部分功能。正如余胜泉教授所说,

“智能教师”在未来可能扮演12个角色,如“可
自动出题和自动批阅作业的助教、学习障碍自

动诊断与反馈的分析师、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的

素质提升教练”等[6]。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教

育关键要素的教师究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有专家指出,“创意工作

者”“人际连接者”和“复杂模式的判断者”这3
种角色是人工智能无法触及的,而教师这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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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同时满足这3种角色的要求[7]。同时,

教师的工作往往是“非预设、非逻辑、非线性

的,教育过程中的各种偶发事件需要高度的创

造性和艺术性”[8]。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独有的

幽默、尊严、同理心、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

价值判断、情绪管理能力、社交能力等天赋本

能和特质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路上的“绊脚

石”。因此,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教师角色,未

来的教育将会进入“人机协同共教”的时代。

2.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教学方式

首先,人工智能让师生身处网络世界与现

实世界的交汇之中,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

发展,使信息传递模式发生了变化。在“人工

智能+教育”的场域里,教师的教学空间已经

不局限于眼前实际的教育场所,而呈现出虚拟

与现实的交叉融合。比如,在教学环境方面,

校园环境信息化将向更高层次的智慧校园拓

展,使校园物理环境、教室教学环境、网络学习

环境充分融合。其次,智能教学系统越来越丰

富,不仅可以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对学生实

施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还可以储存、检索大

量教学信息。再次,人工智能使学习方式发生

了巨大改变,如语音识别和语义分析技术可以

用于口语测评,图像识别技术可以用于作文批

改和拍照搜题[9]。人工智能可以让每个孩子都

拥有自己的智慧学伴,只需要人手一部手机,

就能实现智能搜题、答案解析、难点分析并自

动生成和推送。因此,教师要与时俱进,更新

自我观念,主动与人工智能协同配合,自觉自

主走向“人—机”合作学习,积极参与人工智能

与教育的融合研究,基于智能技术优势推动课

堂教学变革,引领课堂教学的创新与发展。

(二)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的内容

智能时代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知识结

构、信息素养等都将重新整合,创造出人类全

新的、多元的生存与交往方式。面对人工智能

发展的滚滚浪潮,教师道德实践将更加复杂、

多样。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与以往的

他者形塑不同,主要依靠教师自我主体价值的

发挥,应体现新的观念、价值、思想。

1.“以专为先”

教师职业经历了从兼职到专职、从“职业

发展”到“专业发展”的演变历程。教师个体也

经历了从“社会人”到“职业人”到“专业人”的

身份变迁。在智能时代,教师将由“全才”变为

“专才”,即传统教师从“孤立无援的全能型多

面手”转变成为“具备高效支撑体系的‘专业人

员’”[10]。人工智能将会部分替代教师职能。

因此,智能时代的教师职业将会更加专业化。

首先,在教学实践中,教师更加重视和践行以

人为本的理念,坚持科学、理性地使用智能技

术。教师道德形塑要注重依托智能技术,在客

观上帮助塑造教师的行为规范,构建适应智能

时代发展的教育实践方式和新型的教师生活

方式。其次,教师要与人工智能协同配合,自

觉自主走向“人—机”协同共生的合作学习。

最后,教师要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培育和提升道

德素养,扮演好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为应对

智能时代的挑战、适应智能时代的发展要求,

教师要基于教学实践深入思考教师职业角色

和专业身份,注重专业学习,拓展专业知识,不

断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2.心灵引导

智能时代的教育理念注重“人机协同发

展”,倡导传统教学观念从静态的“师教生学

观”转变为动态的“师生互学共生观”,使师生

关系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共享共创精神[11]。智

能时代,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心灵引导,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成为学生的心灵引

导者,体现智能时代新型的师生关系。新型师

生关系将更加强调营造师生共同学习交往的

教学生活环境,体现尊重、关怀、理解,有助于

学生“学以成人”,有助于教师“教以育人”。教

师要树立智能时代的教学观,重视学生的主体

性和全面发展;要抛开权威,与学生主动进行

角色的转换,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健康发展。师

生之间需要在平等、自由、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双向互动,加强心灵的沟通。这一切都有赖

于教师自我主体性的发挥,从而达到“形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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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导学生”的效果。

3.“转识成智”

“转识成智”,其中“智”指智慧。“转舍世俗

心识,成就超越智慧”,是教师共同体的真实写

照。人工智能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全球性、个

性化的特点,它正以迅猛的速度重塑教育样

态,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是教育发展的

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会部分替代教师职能、改

变教学方式。然而,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已然生成的,人工智能对教师的替代局限于

“知识授受”层面,发挥知识运输的作用。教师

共同体注重协同发展,超越知识局限,化“外在

之物”为“内在之物”,帮助教师完成“转识成

智”的专业蜕变。教师作为“意识唤醒”的教育

者、“价值之思”的教育者和“文化生成”的教育

者,应注重“转识成智”,促进自己与时俱进。

“转识成智”是智能时代教师最重要的一次心

灵转向,也是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新时

代教育的价值导向[12]。智能时代要求教师成为

有自觉意识、有道德情操、有思想情怀的教育工作

者,而不是做一个“没有思想的齿轮轮牙”[13]。

4.道德能动

在智能时代,作为“道德榜样”的教师形象

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教师要从‘卫道士’

‘牺牲者’‘传递者’的角色转向‘为己为人’的

立场”[14]。“道德能动”是教师在社会大背景下

的必然选择。按照古德莱德的观点,教师是具

有反思能力的道德实践者,具有较强的道德自

主性和自我形塑意识。“道德能动”对于教师

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这种无形的道

德力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它强

调教师的道德自觉,使教师处于行为自觉状

态,并能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其次,它强调教

师对教育实践中道德要素及意义的觉察和理解,

更有益于学校伦理文化的建构,凸显了教育过程

的道德性,更有利于师生共同的道德成长[15]。

(三)智能时代“自我形塑”教师道德发展

要求

1.个性化

智能时代的教师除了具备扎实的学科知

识和教学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与技术驱动的个性化学习不同,

智能时代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是一种可扩展、可

延伸、可持续的个性化学习,可以最大限度地

发挥个人的优势和潜力,并且在教育方式、学

习进程、时间和地点选择等方面都与传统的教

育有明显区别。其主要区别具体表现为:教师

注重教给学生社交和情感交流技能,促进学生

增强自主性;在标准化课堂教学中融入学生选

择;加强反馈和评估的有效性[16]。智能时代的

教师不仅要学会洞察社会、教育、课堂环境中

的道德关系及价值,还要引导学生正确地进行

个性化学习。同时,教师自身的教育观念、教

学风格、师生观也应该具有智能时代的个性化

特点,不断创新教学方式,与人工智能助教协

同合作,注重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2.主动性

人工智能将人类卷入知识、信念、价值观

被颠覆和重构的浪潮之中。教师一方面要主

动迎合时代,在与世界的交往中重建自己的信

仰与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在自我形塑的同时,

还要逐渐拨开信息化的大雾,“守得云开见月

明”,真正摆脱外在的束缚,从混乱、虚无走向

充实,成就自我,独立思考,进入一种主动创

造、积极创新的状态。有学者指出,未来有两

种发展趋势:其一,“将会有一台超级终端把全

世界70亿人的大脑与电脑终端相联系,形成系

统联机,这一切将演变成一个超级系统”[17];其

二,注重世界的互动性。“我们想拥有与设备

交互的体验,需要虚拟现实的交互环境,渴望

真实的互动和回应,可以通过更多途径与电脑

互动。”[17]无疑,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并带领教师

乃至所有人去探索更多新的领域。人类的价

值体现为设计和研究人工智能,强化机器人的

各种功能,从而把人类从劳动束缚中解放出

来。教师被智能时代赋予了主动创新的使命。

3.协同性

人工智能正改变着全球经济社会的运行

和发展模式,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使教

师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和信息共享。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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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化为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知识传播与

共享提供有效的外部环境支撑,并且加速彼此

渗透,改变了在传统社会形态中个体“独善其

身”的状态。在智能时代,“没有人能真正与世

界脱离干系”[18],教师也不例外。与此同时,随

着智能时代知识大爆炸、大融合和信息共享,

整个世界都被拟像(simulacra)化、数字化、智

能化和“自媒体”化。世界在快速地生产知识、

传递信息,又不断将信息更新换代,使整个世

界处于永不停歇的活跃状态。

  三、走向自我形塑:智能时代教师道德

发展路径

  教师道德形塑在近现代科技浪潮的影响

下超越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神权形塑”,具有浓

厚的科技形塑意味,注重“他者形塑”。在智能

时代,教师道德建设需要从“他者形塑”转向

“自我形塑”。要实现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

形塑”,首先就要厘清教师道德形塑的逻辑理

路与发展走向,认识“自我形塑”的必要性;其

次,在此基础上要积极探索智能时代教师道德

“自我形塑”的可能性,努力建构教师道德发展

共同体,推动教师道德建设走向“自我形塑”。

(一)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的必

要性:时代发展与教学改革的要求

1.教师道德“自我形塑”是智能时代发展

的要求

在智能时代,人类生活世界正由物理空

间、社会关系空间拓展到信息空间,人与自我、

社会、自然的关系正延伸到人与“机器人”的关

系。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肩负时代的重任,首

要任务是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合格公民”。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道德是教师从业的

首要品质,是教师践行教育使命的内在要求。

古往今来,不管教师职业如何变迁,教师承担

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社会重任却依旧未变。

智能时代的教师更应该成为具有良好的道德

修养和优秀思想品质的人。教师良好道德品

质的养成和不断完善主要取决于教师自身,取

决于教师道德“自我形塑”,而外界条件只是辅

助因素。只有加强教师道德“自我形塑”,才能

使教育活动有效地达成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与

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才能使教师灵活应对具

有主体性、可塑性和模仿性的教育对象,机智

处理工作中建立起的复杂人际关系。

教师道德形塑需要与智能时代发展相适

应。教师作为教育实践的主体,并非是静态的

发展或永恒的存在,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

之中。教师作为道德形塑的主体,同时兼具主

体性和客体性,必然要对智能时代的要求作出

回应,尤其要对教育领域的道德现象进行深刻

反思。教师道德“自我形塑”必然要“迎合”智能

时代发展的期许,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要求,又

要直面智能时代发展过程中的道德问题。

2.教师道德“自我形塑”有利于教学改革

与实践

智能时代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思想观

念、信息素养等都将重新整合。顺应时代变

化,探寻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道德理论来指导

教师教育实践,是智能时代对教师道德形塑提

出的新要求。要想达到智能时代对教师道德

发展的要求,使教师专业身份在表现形式上

“凸显意向性与道德性,维持机制强化情感性

与利益性,发展状态呈现相对稳定性和发展

性”[19],就需要教师更新观念,建立与智能时代

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想范式。智能时代教师

道德“自我形塑”,既需要发挥自主力量,又需要

得到外力推动,同时也力求改变和影响他人。

(二)智能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的可

能性:建构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

教师道德形塑从古代封建社会的“君权形

塑”转向近现代社会的“他者形塑”,具有浓厚

的科技形塑意味。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教师道

德形塑逐渐出现了异化现象,而智能时代对教

师道德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图3概括了不同

时代教师道德形塑的内容与发展演变,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从教师与自身的关系来看,教

师道德形塑经历了“以德为先—以业为先—以

专为先”的价值嬗变;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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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教师道德形塑经历了“精神信仰—知识权

威—心灵引导”的发展;从教师个体与集体的

关系来看,教师道德形塑体现了“共谋于道—

由道转识—转识成智”的发展取向;从教师与

社会的关系来看,教师道德形塑经历了“道德

传递—道德矛盾—道德能动”的发展演变。

图3 不同时代教师道德形塑的内容与发展演变

  智能时代教育转型面临着教育资源、助学

设备、人文教育以及伦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

战。为应对人工智能对教师道德的伦理挑战,

走向教师道德“自我形塑”之路是必然选择。

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形塑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从“他者形塑”走
向“自我形塑”,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关注自我

转变为关注自我与他人并重。教师要在时代

变革中不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同时还要积

极参与构建开放、团结、和谐的教师道德发展

共同体,形成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发展新格局。

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构建模型如

图4所示。

图4 智能时代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构建模型

  1.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存在基础:构建

“教师—人工智能—教师”互动的道德教育平台

教师道德“自我形塑”应注重教师“角色定

位”,要求教师在不同的情境下坚持一致的道

德行为准则。教师道德教育平台理应成为促

进教师共同发展的成长空间,使教师在共同成

长与发展中作为共同体成员共同分享体验。

共同体作为一种意识性的精神存在,需要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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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教育空间载体。学校作为一个特定的

教育场所,教师和同事在这里共同工作和生

活,互相学习,还伴随着情感交流以及精神对

话,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彼此依赖、信任,其中

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与感动。学校也理所当然

地成为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存在基础,是一

个特殊的、充满感情的伦理空间。教师道德发

展共同体一旦形成,每个教师就必须认同、理

解并遵循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教师个体与共同

体相伴相生、和谐共融,每个教师成员都属于共

同体。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与教师的命运紧密

相连,促进教师与同事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当前,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给教育领

域带来了巨大变革,但教师和同事之间相互协

作的工作形态却依然未变。教师与同事在心

理上相互影响,在行为上相互协作,因而教师

个体的发展直接影响其他同事的发展。随着

当前转向协同化的教育发展理念、走向智能化

的教学模式、趋向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以及教育

资源的共享与开放,未来群体智慧的发展将替

代单打独斗的个体智慧。并且教师专业发展

是“内力”与“外力”的结合,即在自我和共同体

的双重合力中不断发展。以往人们对个人的

道德行为表现往往过多地强调其主体的自律

性,“事实上人们的道德行为表现始终都是在

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实现的”[20]。因此,

为应对人工智能对教师各方面的挑战,教师除

了需要在时代变革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还

需要参与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建设,形成

“教师—人工智能—教师”协同互动的实践形

态,建立基于“教师—人工智能—教师”三方互

动融合的道德教育平台。在这个道德教育平

台,教师个人与集体同智能机器共存,突破不

同教师个体文化、观念、习俗之间相互分离的

现状,消除“教师伦理理解个体化带来的单向

偏执,促使差异化的教师个体在作为共同体成

员角色时寻求到了视域融合点”[21]。

2.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生长条件:相互

融合、协同发展

学校是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主要活动

场所,也是教师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教师的

行为规范都圈定在学校的制度框架内。教师

在进行“自我形塑”的同时,要基于学校的办学

理念、制度设计、校园文化等构建自己的道德

理念,这样才能被学校认可和接纳。教师与教

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相伴相生、和谐发展,对共

同体有一种归属感。教师道德形塑之路与教

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

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能助推教师个体的

进步。智能时代,教学模式、教学环境、教育评

价、学生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都发生巨

大的变革,教育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成为大

势所趋。伴随发展理念走向协同化、教学模式

走向智能化、学习模式走向个性化、教育资源

走向动态开放化[22],“未来单打独斗的个体智

慧将会慢慢被人工智能所超越,群智发展将成

为常态”[8]。而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可以为教

师个体与群体的合作提供空间,促进教师群体

智慧的发展。因此,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建设

要抓住发展机遇,建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整

合不同的价值理念。由此,教师个体道德发展

才会紧随共同体的脚步,遵循共同体的道德发

展路径,促进自身教师道德素养不断提升,以

此获得自我和他者对教师身份的认同。

教师个体的进步促进教师道德发展共同

体的“繁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通过“心”向

里向内追求,以达到内在力量对人的充实和完

善。在此过程中,教师个体在“自我形塑”与社

会力量的双重影响下重新建构自己的道德观

念,并积极实践。不同的教师个体由于生活背

景和生存环境的迥异,必然存在多样化的道德

观。多种道德价值观念在共同体中相互冲突,

同时也被相互理解、包容,逐渐趋向一致,并不断

更新,形成交融共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3.教师道德发展共同体的交往途径:“自

爱”和“他爱”并重,加强情感投入

智能时代将“重塑教师的生存境遇,叩问

教师的涉世方式,重组教师的价值序列,亟须

教师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进行理性反思与

价值觉解”[23]。但人工智能缺乏“德性之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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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不能引导教师的“心灵转向”。与此同

时,“人机共教”迫使教师更加注重发挥其职业

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成为一

个区别于人工智能且不被其取代的教师,就要

避免像机器一样无情感,要注重“德性”,加强

情感投入,加强“自爱”和“他爱”,彰显自己的

独特价值。面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趋

势,对道德实践主体的教师来说,“爱”与道德

情怀是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安身立命的关键,是
他们在共同体占据一席之地应具备的基本条

件。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情感投入,注重对学

生的情感教育、柔性管理,“以共情共鸣的心

理、同理换位的思考塑造学生的人格品质、提
升学生的道德修养”[24]。

首先,教师要“自爱”。教师个体要主动追

求道德进步与专业发展,走“自我塑造”之路。

教师要善于思辨,基于以往的发展经验,增强

自身的教育洞察力,发展自身的教育机智①。

不仅如此,教师个体还要进行反思性的道德实

践,以“反求诸己”的方式,与自己进行心灵对

话,以便更好地发现自己、了解自己。

其次,教师要“他爱”。这主要表现为教师

对共同体的奉献,其实质是教师在自我形塑与

共同体的引导而形成的合力中寻求发展。一

方面,教师需要对自己、同事以及学生的需求

有深刻的了解,要积极付出和分享,在共同体

内与同伴分享体验和成果,为同伴提供道德发

展支持;另一方面,教师要主动关注共同体成

员的生活和成长,在肯定、尊重他人独立自主

的基础上,对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结 语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离不开教师道德建设。

教师道德是教师专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性

资源”,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

求。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从“仰望星空”走向

“规模化落地”。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与教育

更深层次的融合将以更强的灵活性、包容性重

塑教育形态,更加注重个性化,同时也给整个

教育生态系统和教育秩序带来冲击和变革,特

别是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教师道德关系。智能

时代,教师道德“自我形塑”,既有助于推动教

师道德建设,使教师道德规范内蕴的价值得以

实现;又有助于教师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理

念,不断适应智能化、数字化的学习型和创新

型社会的需要。从相关研究来看,我国现有研

究大多数是从教育整体出发探索教育领域的

道德规范或者伦理制度,对教师道德形塑及其

价值取向的探讨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后续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

工作。第一,在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有关教师道德的研究需要将其作为一个必

要且独立的部分,结合新时代我国师德建设的

相关经验和政策,探索教师的责任认知和使命

担当应体现的新内涵和新特点。第二,关注教

师工作与生活,尤其关注同事遭遇的工作和生

活困境。教师道德困境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并

且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者,与同事的相关利益

纠缠就形成了“同事困境”。它在教学行业中

形成“同僚文化”或“缄默文化”,这种文化会阻

止教师对同事不正确的价值观、不恰当的教学

以及不公正的教育理念等问题的揭露。因此,

智能时代教师与同事之间相处的困境这一问

题依然具有极大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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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hapingPathofTeachersMoralDevelopmentintheIntelligentAge

YANGXia,LANYing
(Faculty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eachermoralityreferstothereflection,recognitionandpracticeofpeopleinacertainsocie-
tyontherelationshipsofteachersandsociety,teachersandothers(mainlyreferstostudents),and
teachersandthemselves,aswellastheideas,character,normsandbehaviorsofhowtheteachers
shouldbe,formedonthebasisabove.Fromtheperspectiveoftheevolutionprocess,inthemodern
andtechnologicalsociety,teachersmoralityhassurpassedthe“shapingoftheocracy”inancientfeudal
society,anditpaysattentiontoshapingofothers,andisstronglyshapedbyscienceandtechnology,
whichismainlymanifestedasprofessionalism,utilitarianismandstandardization.Theintelligenceera
putsforwardnewrequirementstothedevelopmentofteachersmoraldevelopment,whichmakesit
takeonanewformdifferentfromtheprevioussociety,mainlymanifestinginthetransitionfromoth-
ershapingtoself-shaping,frompassivetoactive,fromfocusingonselftopayingattentiontobothself
andothers.Torealizemoralself-shapeintheintelligentera,theteachershouldpayattentiontocon-
structingteachersmoraldevelopmentcommunity,taking“divis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eraction
ofmoraleducationasafoundationforexistencespace,taking“fusion”asaconditionofthegrowthof
themoralcommunity,takingtheformof“love”asamoralcommunityinteraction,soastoguide
teachersmoralshapinganddevelopmentofintelligentera.
Keywords:theageofintelligence;teachersmorality;self-shaping;individuation;moral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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